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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◎蓮香　　工部旗員問予曰：「君漢人也，聞漢婦女之美者，其足皆有蓮花香氣，然否？」予曰：「《聊齋》有詞云：『但願

化為蝴蝶去裙邊，一嗅餘香死亦甜。』自昔已然，諸君何所見之不廣？」旗員深信不疑。一日，同赴曲院聽蕩韻。有二妓，一曰翠

菱，一曰紅玉，姿容皆美，蓮足纖纖，宛轉氍毹，既歌且舞。旗員皆手秉一燭，蹲地觀其足，冀聞其香澤。予則遠立而觀，不敢逼

近。少頃，旗員哄然起曰：「臭不可近。」群詰予曰：「君言誤矣，何足之臭也！」予曰：「諸君初觀色界耳。《家語》云：『如

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。』與之俱化矣。」相與大笑。已而開筵團坐，予論之曰：「漢女纏足之布�數層，密不透風。彼妓女
奔波不得休，故臭更甚。不若旗女只著一襪一履。然旗女尚不如廣東鹹水妹。鹹水妹者，蛋戶女也。著青衣，不施脂粉。自春徂

秋，皆赤其足，以足光白而滑為美。予嘗有句云：『弱小青衣未畫眉，腳兒光白滑如脂。迎人猶作蠻蠻語，是否多情我不知。』予

前所云，願諸君今日飽嘗臭味耳。」（張籍詩：「獨上西樓盡日閒，林煙演漾鳥蠻蠻。」）

　　◎都中鬼怪（五則）

　　正陽門內松樹衚衕道南有一宅，久扃▉，無租寓者，傳言其內有鬼。一京官貪其價廉租寓之。移入數日，有僕婦三更後入廁，

見一中年婦人亦入廁，教之自縊，曰：「以帶圈項，即登仙界，享天上清福，較為世人供奔走，食粗糲，有天淵之別。」僕婦迷惘

之中，深以為然。正繫帶於門，又來一中年婦，爭之曰：「此人應替我，我為先縊者。」爭執間，又來三婦，有少者，有中年者，

互相爭論，紛糾莫解。無何，雞鳴一聲，五鬼皆無蹤矣。僕婦亦略清醒，竟得不死。傳曰：「一國三公，吾誰過從。」此政出多門

之敗事，亦爭而不讓之為害也。

　　一兵部司員，數日不進署，同僚疑其病，往視之。叩門，司員出迎，一小犬隨之。同僚詢之曰：「君何故數日不入署？」司員

曰：「連日寓中有妖，雞鴨皆作人言，惟此犬尚不言。」犬忽人立而言曰：「小的不敢。」同僚曰：「此真怪事，速移家，勿寓

此。」乃全家遷出。不數日，寓室旋遭回祿，幸移家而免。蓋此人行善種福，祝融先憑物以示警也。

　　山東樂陵李進士，忘其名，供職吏部。一日醉歸，徒行至東安門外丁子街。迎面一鬼，其面四方，鼻口眉目皆具。李方醉，亦

不懼，笑曰：「近今方面孔，世所罕見，不如長面，尚覺美秀。」以兩手擠之，隨手而長，幾盈尺。又笑曰：「未免太長，過格

矣。」再以兩手擠之，用力太猛，其面寬一尺，短數寸。復以手摸其面，則鼻口眉目皆無。以手壓之，鬼入於地。李踉蹌而歸，酒

亦醒。謂家人曰：「人言見鬼則死期至，與其死於京，不如死於家。」翌日，請省親假回籍。其父詰之，對以見鬼將死。在家一

年，安然無羔。其父痛罵之，乃入京銷假。論者曰：「此公性情婉順，自幼讀書聰明，其父愛之，未曾罵之斥之。今因此而一罵，

豈鬼之弄人哉！」

　　京中李鐵拐斜街有飯莊曰萬源堂，房屋寬廠，後房五間，有蝟數�頭，大者如盆盎。京師謂蝟為財神，故虛此室以蓄之，�餘
年盈室矣。萬源堂生意，亦日盛一日，供皇差闈差，為專家之利。蝟嘗憑人而語。如有伙友偷竊器皿者，蝟則憑人以告主人，故無

敢犯此者。數�年後，老主人物故，子孫以其餘貲開賭包娟，家人紛爭，一夜蝟皆遠遷，不知何往，家業遂敗。生意歇閉，門牌尚
立，殘破無售主，多有流娼優伶雜處其內。過其門者，不堪回首矣。蓋其人正，其運盛，則神佑之；人不正，家不和，則神棄之，

理固然也。又見珠寶市街天合金店，螞蟻大如蜂，聚生於樓下窟中。主人丁姓，長者也，日以米喂之，不令伙友踐踏，店中生意獨

盛。時招子飲，廚內列饌盈案，而蟻不上緣，迄今生意如舊。蓋物多聚於氣盛之處，人苟不踐生蟲，即有仁心，福莫大焉。此亦

《麟趾》、《騶虞》之微旨歟！

　　禮親王世鐸之塚子，自幼性情執拗，迥異常人。乃長，不願與人近，愛毒蛇、黃鼠狼、黑鐵狸，聚而豢養之，以為樂。視其父

母兄弟若路人，與之食則食，不與之食，亦不言飢。偶觸犯之，則捶人至死。禮王圈之京外園內，不令歸家。此殆人妖歟？其先世

為紅蘿主人，學問淹雅，著述綦富；禮王世鐸在樞廷辦事�餘年，明達事理，和易近人，竟生此子，殊不可解。或其夫人得胎之
時，正值天地厲氣流行故耳。昔曆書云：「河魁在房，宜避之。」李太白詩：「二月河魁將，三千太乙軍。」又《舊唐書．呂才

傳》：「蜀郡災燎，豈由河魁之下。」河魁殆鬼星歟？

　　◎徐相國

　　嘉定徐相國生而駢指，第二指與第三指有皮相聯，第四指與第五指相聯，兩手皆然，國人謂鳳鸞轉世。讀書聰敏，書法尤佳。

以第一人及第。此科三鼎甲，榜眼、探花皆面麻。有人詠之曰：「狀元非好手，兩手六椏權。榜眼渾身眼，探花滿面花。」相國之

胞姪亦以會元入翰苑，下科叔姪均放差。都人為撰一長聯曰：「《大學》套《中庸》，前解元，後會元，誰說文章無定價；書房兼

清秘，叔學差，姪試差，才知家國有奇才。」蓋張文襄以「中庸之為德」題中解元（時年�六歲），徐以「大學之道」中會元，全
套文襄之文，一時傳為笑柄。徐氏叔姪同在翰苑，一南書房，一清秘堂，又同時放差也；相國既為鳳鸞轉世，猶有雀性。性善淫，

日數次。自言蚤起將入南齋，尚行淫一次。而身體健壯，善飲饣炎，七�餘歲，猶健步出遊。侍妾極多，一日為相國縫補服，前正
後倒，著入朝房。予見之曰：「相國之背，仙鶴倒飛矣。堯舜在位，鳥獸蹌蹌之兆也。」皆大笑。蘇拉乃急為改縫之（朝房官役曰

蘇拉，旗人也。一品補服繡仙鶴）。

　　◎洋馬車

　　京官一二品，多乘肩輿。餘則坐車，或大鞍，或小鞍。若大鞍，僕人執鞭驅騾而行，其形有一炷香（僕著小袖衣），有風擺荷

葉（僕著大袖衣）。至光緒末年，洋馬車入中華，上等官皆喜坐之。其車四輪，四面玻璃，內只容一人，執鞭者巍然坐於車前，其

糞門高於主人之頭，予誚之曰「眼高於頂」。更可笑者，長隨無馬，亦與僕人並坐，懷內抱衣包帽盒，以車內不能容也。吾濰婦人

歸寧，必有手禮兩盒，以袱包裹，女僕抱之，坐於車前。予見坐洋馬車，笑之曰：「此人從娘家回也。」曹仲帥調京，亦坐洋馬

車，長隨亦坐車前，手捧大衣包。予涂遇之，必謔之曰：「老姑奶奶又歸寧而回矣。包中有何手禮？可餉予。」

　　◎婚禮鄉俗

　　京中擇日娶婦，卜者先問此女月經在上半月，下卒月。濰俗不問，問亦羞言，但擇吉日而已，往往新人帶月經過門。相沿人重

門時，步跨馬鞍而過，取平安之義。予有謔句曰：「預備新人騎馬到，重門階上放雕鞍。」鄉村人家，婿呼岳父母，不得稱老伯、

老伯母，須稱爹娘。予有句云：「一雙夫婦如兒女，六日回門叫爹娘。」一友曰：「人無二父，論禮婿為半子，呼岳父母應稱爹字

娘字之半，大作應改『六日回門來半子，爹娘從減曰多良』」。亦可博笑。濰皆親迎，儀仗鼓樂之前，有雙童曰裙夫，各執紅裙一

條。予則曰：「兩條裙，大犯忌諱。」乃改為一條裙，各執其半。一友曰：「亦不甚妥。」詠曰：「新婦顧前難顧後，算來才有半

條裙。」詩句固佳，特謔而虐耳。

　　◎林中丞

　　濰俗婚禮親迎，新婦將至門，以紅繩縛草二束，置門兩旁；又以紅磚一雙、箸�枝，置房簷上。此由登州林中丞福清微時，家
貧無以為炊，乃赴親友家，借草一束，將為然炊之料；又借箸�枝，並拾磚數塊，將以支釜，挾之而歸。涂遇親迎者，見喜轎後有
一麻衣女隨之，深以為怪，即尾其後。至喜主門首，將草及磚、箸置之左近，以觀其變。麻衣女逡巡不敢入，倏忽遠遁。中丞以告

鄉人，多不能解。蓋緣此日不吉，妖將隨入為祟，遇貴人而遁，非畏草及磚、箸也。由此遂沿為俗。按，檜風「麻衣如雪」與「棘

人樂樂」相連而賦，時檜國衰微，死亡相繼，故人以蜉蝣為比，而歎麻衣之多，知其喪亡者眾矣。然則麻衣女，殆喪神歟？

　　◎再醮婦



　　濰人娶再醮婦為妻，或納為妾，入門即令其為炊，和面切為長條，全家食之。或曰取其長久之義。予曰：「非也，《禮記．昏

義》：『夙興，婦沐浴以俟。質明，舅姑入室，婦以特豚餽，明婦順也。』又王建《新嫁娘》詩：『三日入廚下，洗手作羹湯。』

蓋二日餽豚，三日入廚，是為古禮，且為新嫁娘之禮也。若再醮婦，入門即司炊，以別於新嫁初嫁者也。」或曰：「再醮婦，多不

思其前夫。」是不盡然。予友譚慈雨，續弦為再醮婦。過門之日，予往駕焉。先至其書齋，聞洞房有啜泣聲。問之，曰：「新婦殆

思其前夫耳。」予為題一成句於壁曰：「蟬曳餘聲過別枝。」不忍拜見新婦，徑告退。聞同往賀者，尚結隊入洞房索飲。予曰：

「《漢書．刑法志》曰：『滿堂而飲酒，有一人向隅而泣，則一堂為之不樂。』諸君忍心哉！」人以予為迂。又有老友，續娶為再

醮婦，攜其前夫之子而來。此於成童後，頭角崢嶸，讀書�行俱下。予贊之曰：「此又一范希文也。」人又以誣謗前賢責予。予
曰：「受責亦不怨。請問諸君，知醮字之義乎？」咸曰：「似飲合巹酒耳。」曰：「非也。《禮記．昏義》：『父親醮子而命之

迎，男先於女也。』孔疏曰：『酌而無酬酢曰醮。』諸君其記之。」今日學校林立，五經廢讀，�餘年後，國粹盡絕，又一番秦火
也。

　　◎戲法

　　即墨拔貢黃象轂新貴時，偕友數人，赴鄉村觀戲劇。村前有演戲法者，數�人圍觀。其友曰：「試觀之。」黃曰：「此掩藏手
法耳，無足觀，不若觀戲。」眾咸知黃為新選拔，所見必高人一等，乃群隨而往焉。村前戲法之場，寥寥無一人，演戲法者恨之。

及戲劇演畢，邀黃於途，詰之曰：「君言吾作掩藏手法，試問君何所欲，吾能立致。」黃曰：「顧偕一美人往游杭州西湖，聊作西

子西湖之樂。」曰：「有之。」由笥中出一竹筒，口向之唸唸有詞。倏出一美人，身高數寸。再祝之，高與中人等。衣服鮮麗，貌

若仙人。向黃折腰，旋握黃手，凌雲而起。耳際風聲嗚嗚，半時許，落西湖之濱，乃棄黃而去。黃獨立湖濱，悵悵無所之。轉輾入

都，已誤朝考之期。呈請補試，以拔貢終身。此人誠惡作劇哉，殆亦仙人偶遊戲人間，適遇浮狂之土，而故弄之與？

　　◎膠濰工藝

　　制銅之工，以吾萊屬為最巧。當阿片煙盛行時，膠西之煙燈，雖無煙霞之癖者，亦樂用之：輕便玲瓏，花樣翻新；攜行遠道，

油不外溢；徹夜然之，燈花無多。予有句云：「一夢黃粱燈未熄，翻身正好臥看書。」即詠此也。濰工呂姓制水煙袋，馳名遠近。

外省人偶得之，視為珍寶。非惟煙袋精工，煙袋之盒，或烏木嵌金銀絲為博古圖，或水磨竹，或攢花竹，或用癭木，或拭光漆，精

緻可愛。濰人入仕途者，以之餽要路，竟得顯秩。於是呂氏富甲一鄉。因之嵌金銀絲之藝，愈推愈廣，一切文具器皿玩物，皆嵌以

古鼎彞，古貨幣，以及蟲魚鳥篆，勾摹極工，賽會海外，稱為美術。濰城通衢列肆而居者，多業此。然皆男子業之，婦女則以刺繡

為生。錦屏羅幛，紅袖彩裙，繡以翻新花卉，燦爛光澤，利市倍蓗。以及名人字畫，倩人以粉筆雙勾，繡出亦不失神。每屆春夏之

日，婦女餐罷洗手，推窗迎爽，拈針理線，恍如木蘭之當戶織也。

　　◎散館

　　庶吉士如嬰兒初生，尚待生花，故俗謂散館之日，即生花之日。三鼎甲之卷，別為一束，閱卷大臣必置之一等，以保其功名。

如文字大謬，則不能保。咸豐壬子，狀元陸增祥以違式被黜為知縣，群謂焉有狀元而作縣令者，乃捐升知府。予曰：「狀元書法必

佳，獨不聞晉有王大令乎？大令且可多得財，太守不若也。」後其子陸蔚庭為編修，貧窘頗甚。榜眼、探花間有散館違式，改為部

主事者，品秩轉升一級，是可喜也，何必鬱鬱哉！亦有寒士得庶吉士，自計不能耐清貧，散館時，故意錯一字、出一韻，甘居三等

之尾，歸部銓選知縣，謂之老虎班，得缺至速。大概老虎蒞任，一縣生民無噍類矣。其無心而違式者，銓一知縣，尚有仁心，如吾

濰之丁佑宸、於福航，皆為賢令。予謂之假老虎，殆虎而麟者也。自科舉停而仕途龐雜，作知縣者惟利是圖，大肆狼吞，更有席捲

官帑，逃於海外者。予渭之兔脫鼠竄，又虎與狼之不若矣。吁！

　　◎朝審

　　歷年秋審案件，先由刑部各司將各省命案，按律核定，或緩決，或情實，一一注明，送六部、都察院、大理院閱看。如見有所

擬不合者，即奏請交刑部再議。各衙門閱畢，其所刷印原冊，人各留之，亦不繳還。予在諫垣六七年，此項案冊，架上積有盈尺

矣。刑部擇定各省勾到日期，或數省一期，或一省一期，分程途之遠近，先期奏明，即定期朝審。六部堂官、都察院、大理院，凌

晨集於西長安門內朝房，人各一案。刑部吏先宣讀各省情實案由，至午各散。第二日，再過刑部獄中各犯，被以赭衣；犯人之親

友，以山裡紅（即大紅山查，濰曰石榴）一串掛其項上。此物色紅而形圓，蓋取其團▉之義。刑部皂役數人押一犯，八旗兵沿街站

立，以備不虞。先點官犯。官犯衣墨青外褂，官帽無頂。吏呼其名則應，令其跪則跪。此犯退，則再呼一犯。凡擬緩決者，吏則高

呼曰「緩決」。凡入情實者，吏則低聲，若不欲使之聞。至女犯，則兩役以筐舁之。予見一女犯，曰劉王氏，年三四�歲，歲歲過
堂，歲歲緩決。視其案由，其父曰王大稂，賭博無賴。一日，大稂之婦患病，接其女歸寧。夜間，大稂酣醉而歸，欲奸其女。女撐

拄力猛，倒於地。地有鍋，首碰其上，腦漿迸流而死。同院租屋而居者，以事關人命，為之報案。刑部判以情有可原，擬緩決。年

年御批曰監禁，良以關乎服制之案，不能開釋也。臯陶斷獄，明允不過如此。故清律秋審冊，服制之案，別為一冊，不與尋常者同

論也。至勾到之日，都察院奏呈一省全案。上命大學士素服秉硃筆，照刑部黃簽，應勾者勾之，其餘則硃諭曰「某某牢固監禁」，

「某某流徙」。給事中捧之，至刑部大堂，陳於黃案。刑部堂官對之行三跪九叩禮。給事中既退，刑部即日登遞釘封文書於該省。

至京師勾到之期，監斬絞者，為刑部司員。事畢，同僚在菜館相候飲酌。有李司員應此差，其夫人忌諱極多，嫌其不吉，不令歸

家，畀以貲，任其冶游一夜，明日再歸。予曰：「此亦療妒之良方，何須▉▉肉哉！」予房師聞之曰：「▉▉肉不可廢。昔梁武帝

▉后性妒，以▉▉為羹治之，妒果減半，遂欲以此分餉妒賢嫉能之大臣。此事載在《止妒論》。今朝廷大臣妒賢者多矣，宜急服此

良方。」聞者大笑曰：「師生誠醫國手哉！」

　　◎聽報

　　會試揭曉之日，自辰刻始。舉人非入戲園觀劇，即聚妓寮優舍飲酒。友人赴琉璃廠，為之代聽鴻臚，多在火神廟內。每出�
名，則貼於壁。上自第六名起。予中九�六名，友人看至第九單，而後知之。臨清徐中丞言：九次赴公車，揭曉日即入戲園。有一
劇，一人著綠甲冑，面上以綠包繪一大錢，如俗所云波羅錢，不解何戲。八次公車皆見之，便落孫山。第九次不見，乃中式。曾屬

予考察究係何戲。問之老優伶，皆云此係老戲，出自《封神演義》，今成廣陵散矣。予會試亦落第數次，或在優舍聚飲。京師傳優

伶，必有紙條，予見其僕持紙條，以為報條，趨視之，非也。醉後歸寓，杳無喜信。一燈熒熒，風雨交作，毷氉殆不堪言。牆外有

賣題名錄者，相繼叫賣。令僕人購一張，遍閱之，無己名，乃蒙頭而睡，睡亦不穩。曾有句云：「三更乍轉夜燈青，風雨淒涼酒半

醒。一紙題名初看罷，聲聲喚賣不堪聽。」前五魁半夜方知。郭木楚太史中北闈時，題為「盍徹乎」，破題曰：「徹則國存，不徹

則國亡矣。」予見之咋舌曰：「中必高中。」揭曉日，半夜入城，遇賣題名者，索觀之，名在第三。

　　◎奇案數則

　　予在錦州府，見錦縣有一奇案。鄉農李士寶夫婦年五�餘，一子名林兒，年已冠，為之娶妻。數月後，林兒忽僵臥而死。其妻
急呼翁姑視之，見林兒下衣血污，視之則陽物被割。疑其妻害之，控之縣。縣官訊鞫無徵，又無兇器，且無割下之物。其妻但言：

「昨晚從外急歸，就牀面臥。予以為熟睡也，呼之不醒，乃知其死。」縣官審視其妻，溫柔安靜，不似有他，乃置之獄，久不能

決。乃有林兒之族兄，以賣針線零布為生，俗名貨郎，搖鼓走賣。至一村，村有一女，年及笄，開門呼貨郎買物。買成付錢，有一

厚紙包遺於地。貨郎視之，乃陽物也，已乾矣。急為包之，置原處。女倉皇復出，檢其包而入。貨郎乃住此村店內，詳悉探訪，始

知此女不貞，丑聲四溢。疑害其族弟者，必此女也。控之，一鞫而服。蓋兩人私交，情極洽，誓為夫婦。林兒又不敢向父母言之。

娶妻後，女聞之恨甚。數月後，林兒來，復續舊好。交媾畢，以剪剪其陽具。林兒負痛急歸，歸即死。縣官判此女論抵，斃於獄。

予曰：「此女之愛林兒，非愛林兒之全體，愛其一體耳。其死也，非死於淫，死於妒也。」



　　鄉農李六牽驢迎其妻自岳家歸，因有他事，距家將近，屬其妻跨驢自歸。謂之曰：「道路既熟，無他虞也。予至別村索欠，晚

即歸家。」妻跨驢徐行，迎面一皤腹男子，亦跨驢得得而來。兩驢一牝一牡，嗥叫驤騰，騎者皆墮。兩驢自相交媾，不能制。兩人

觀之，亦頓觸淫興，相攜入秫地交合焉。事畢，婦甚暢。包裹內攜有棗糕，持以相贈，遂跨驢而別。男子持糕策蹇至村店，與李六

同室，陳糕案上。李六識為岳家物，心訝之。彼此詢問，一見如故。沽酒偕飲，酒酣暢談。李亦問棗糕從何而來，男子詳述其途

遇。李六默然歸，責其妻，妻含羞自盡。李六憤甚，亦不告於岳家，買棺殮之，告以暴病亡。岳家信之，旋葬埋於廟外。廟中老和

尚聞墳中有聲，掘而開其棺，婦已蘇矣，遂匿之後舍。小和尚見之，殺其師，盛以原棺，依然瘞於原處。李六之岳家，嗣聞其女非

病死，控之。官往驗。及開棺，乃一死和尚。嚴鞫小和尚，始得其實。論如法。李六之妻，亦大歸。捕皤腹男子，杖之如律，▉辟

▉辟以歸。

　　都中部書侵盜國帑，多有富可敵國者。崇文門外有范書吏，與陸書吏聯姻，陸姓催妝禮八�抬，珍寶燦陳；范姓妝奩亦八�
抬，珠花金釧，皆陳於外，道上觀者嘖嘖稱羨。新婚之後，新人至東城餘慶堂飯莊，看堂會戲劇。觀畢，出夜城。車三四輛，僕從

五六人，行至東長安街，夜靜無人，突來賊匪�餘人，持洋槍利刃，將僕從嚇退。匪登車，驅車疾行。至一僻巷小門，令新婦下
車。時昏黑不辨何巷，入室無燈燭，賊將金珠衣服等件，全行摸索而去，僅留中衣小襖而已。門外車上，尚有衣服重物，驅車載之

而▉。新婦聞室內尚有數人，為婦女聲音。探首視之，婦各然火紙吸水煙，一婦面上無鼻，一婦唇豁，一婦面麻。野花別樣，盡在

此室。旋賊眾擁新婦至巷口，委之於地而去。新婦匍匐而行，巡更者乃喚人送之警署。警官衣以斗篷，餉以熱粥，新婦方蘇。天將

明，乃僱車送至其家，再為訪案。月餘後，有鬻金釧者，物主認明，案遂破。為是者，乃一革職武員於次園。陸續供出同伙數人，

皆就獲正法。惟金釧一雙仍歸故主，其餘珠寶皆無蹤矣。

　　昌邑高程九，癸未進士，以知縣須次浙江。為人迂拘。其鄉近村有集墟（即集場），高姓族眾，以其村有進士，思移集墟於其

村，牟利較易。由是兩村成訟。程九聞之，頗憤其族人之恃勢逞強，旋成迷眩之疾，自縊而死。旅櫬歸里後，族人捏控近村某某為

爭墟故，曾至浙省，賄其廚夫，以毒鴆之。案歸臬司。臬司遣員至昌邑開棺檢驗，確為縊死無毒。其族人又咬定為某某逼勒而死，

糾結不休，牽連多人。程九妻子極不願訟，上堂默無一語。承審員窺其情，知此案全由族人唆使，乃搜其族人身上，果得教供之

詞，並有一紙，謂若得近村償款若干，即可罷訟。後乃杖責唆訟者，瀕死而後吐實，訟乃息。餘憶癸未上公車時，正值黃河決溢，

萊府舉人皆由煙台乘輪渡海北上。船上應試者數�人，惟程九一人獲雋，闈題為「或問▉之說」一節。程九以仁孝誠敬論題，同此
義者尚有數人。程九卷以先薦中式，餘則置之堂備，下科乃得中。程九竟以獲第故喪身，次科中式者，皆平安無恙，豈▉之說近鬼

神之道，程九當先登鬼錄歟？

　　青州屬某侍郎，前室生一子，繼室生四子而死其三，存者一人已登賢書。侍郎聽信繼室之言，將逐其長子，長子入京省視，不

令入門。同鄉解勸，不從，但言：「我無此子也。」父子無情，殊出人意外。第二子娶婦路氏，數年而亡。路氏孀居，以孝廉之子

為嗣，從幼抱養，親逾骨肉，計閱�餘年矣。侍郎將歿，例呈遺摺，摺上直言長子忤逆不孝，欲置之死地。同鄉官竊為之改易，但
言長子在家業農。侍郎旅櫬寄於荒寺，孝廉不為卜葬。終賴其長子，奔波千里，扶櫬歸葬。雖遭虐待，一無怨言，可謂孝矣。鄉人

咸敬之。孝廉為人所不齒。一日，孝廉赴城控其出嗣子與嗣母有奸，蓋見孀婦有財，因借貸不遂，挾嫌起釁也。張御史訊之，曰：

「爾子自幼出嗣孀嬸，與親生母無異，爾何妄言？」孝廉曰：「吾見其母子姑媳同炕而睡。」張曰：「親人同炕而睡者多矣。爾殆

有心疾，似乎瘋顛。請爾同鄉為爾具瘋顛之甘結，即宥爾。否則，以誣指寡嫂上聞，革爾舉人。」孝廉懼，乃求同鄉官具結完案。

孝廉同母兄弟相繼而亡，停柩於京師廟中。庚子洋兵入城，焚其柩而揚其灰。殆家庭橫逆，有以招之歟？

　　◎殺子

　　濰縣李氏婦，平日幽閒貞靜，與其夫伉儷甚篤。生二男，長者六七歲，幼者四五歲。一日，婦趁其二子睡熟，以切菜刀斷其

項，以被蒙之。家人見血污滿牀，始知之。婦則癡惘不解人事。乃錮之空屋，給以飲食，數年而死。群不解其何故。余曰：「此妖

孽耳。國家將，亡，必有餘孽。」無何有辛亥之變，濰邑幾覆。閱數年，又值日本攻青島，奪鐵路，邑中受損頗重。又隔一年為甲

寅，邑大水，東關幾沒，灞崖市厚，漂流殆盡，南關城東南隅房屋盡坍塌，死者不可勝計。又一年為甲辰，紅胡匪占濰城，搶劫勒

索，失去數百萬貫，富商大戶，淨盡無餘貲，外借息款尚欠百萬貫，迄今無償還之策。是殆有非常之妖，而後有非常之變。如京師

甲午之變，亦先有妖為之兆。永定門內陶然亭迤西有大池塘，水深丈餘，蘆葦茂密。夏日池中忽聞嗚嗚有聲，不知何怪。以炮擊

之，聲如故。官家將刈其蘆而涸其水，事未竣而日兵逼近，群妖狐鳴，百官兔脫，奪我旅順，割我台灣，二萬萬賠款簽字矣。清朝

遂一蹷不復振。

　　◎謔語（三則）

　　工部同僚清某，旗員也，不通文義，由郎中簡放知府。同僚公餞，席既設，皆曰：「二千石上座。」清不曉「二千石」三字之

誼，以為同僚戲之也，曰：「為何相罵？」端午帥曰：「此罵太酷。呼人為�三旦，人多不願受。今又多加數目為二千石，將何以
堪？」同僚大笑。清終席為之不歡。抵任後，上憲以其言語不文，降為同知，歸京候選。數年選出，忻然赴任。人咸曰：「由知府

降同知，心應懊恨，為何忻然？」予曰：「從此避二千石之罵，豈不快哉！」

　　工部同僚有旗員長光甫善謔，一日在署，予與曹州曹薇亭閒談。曹曰：「我們西府，現在不靖。」予曰：「我們東府尚安靜。

」長光甫曰：「你們東府西府，只剩一對石獅尚乾淨。」（引《紅樓夢》語）端午帥在旁，大聲叫好。予曰：「罵語現成的當，受

罵者不惟不怒，且重賞之。昨日挾妓飲酒，妓女旗裝也，梳髮辮，著長袍。予酒醉顛倒，詢之曰：『爾男子乎？女子乎？』妓女詈

予為涂糊官。予曰：『罵的是。』重賞之。」長光甫無言而退。又一日，同僚聚飲，端午帥本為旗員之錚錚者，數杯後使酒罵座，

曰：「旗人作外官，一事不懂，一字不識，所有事件皆請教於門政，門政即是爸爸。」（旗人呼其父曰爸爸）長光甫肅然起立，向

午帥曲一膝曰：「給老爺請安。老爺外放時，千萬將奴才帶去。」誠謔而虐矣。

　　聊城楊鳳阿在京宴客，新得官窯磁碗四皿，出以示客。及進饌時，此碗輪流而上，計�餘次。陳夢陶曰：「此碗未免偏勞。」
於是京師遇偏勞之事，咸曰「楊鳳阿之碗」。一日同僚聚飲妓寮，有一妓與一客相熟，代此飲酒，又代彼飲酒。端午帥曰：「不圖

今日復見楊家碗。」咸曰：「君此語頗有《漢書》『不圖今日復見漢宮儀』之調。」予曰：「班、史亦拾人牙慧耳。孔子曰：『不

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』」

　　◎楊翠喜

　　楊翠喜者，天津樂妓。美姿容，歌喉清徹，名噪一時。有商人王姓與有交，欲納之而索價過昂。會某貝子至津，見而悅之。某

候補道員重金購之，獻於某貝子，並備妝奩，值數千金。貝子大悅，為某候補道說項，竟放巡撫，京師哄傳為笑柄。御史趙啟霖遞

摺奏參，上命大員查辦。大員委司員往津。某貝子知事難掩，潛送翠喜回津，交其母家。司員集訊時，預教以供，供曰：「從未至

京，實係嫁與王某。」王某亦供曰：「以數百金買為妾，半年矣。」案遂定。大員覆奏，謂御史妄奏。乃革御史職，御史得直名而

去，祖餞者，贈詩歌者若干人。某巡撫仍降為候補道。越月，又起趙御史為湖北學使，而趙御史入山不出矣。王商人不費一文而得

美妾，人為作《豔福歌》。某貝子春風不及廿四番而失美妾，人為作《長恨歌》。兩歌太長，不及載。

　　◎葛畢氏

　　杭州葛畢氏，小家女也。天生麗質，身細如柳，足纖貼蓮。及笄，歸葛興為妻。興貌不揚，家貧作小營業。氏日開門佇立，引

誘浪子。有庚午舉人楊乃吾，新貴翩翩，經其門，因以目成，時至其家。氏告其夫曰：「妾幼時識字，今多遺忘，楊孝廉，吾姻

也，許閒時來教我識字。」夫諾之。由是孝廉恒至其家，同飲同食。其夫以小營業羈身，白晝常不在家。一日其夫夜歸，天明死

矣。族鄰疑其因奸害夫，具呈控縣。縣官帶仵相驗，報稱毒死。嚴究該氏與何人來往，氏堅不承認因奸謀害等情。族鄰聲言楊孝廉



時至其家飲酒。縣官以案情關係重大，遂詳府，由府轉臬。既定氏以死罪，楊孝廉知不能免，乃使其妻赴京上控。得旨派學使會同

撫藩相驗審理，仍以因奸害夫上聞。孝廉又使其妻上控。得旨解部，氏與孝廉均入刑部獄。屍棺解至通州候驗，棺上貼諸官封條七

八條，陳於郊外，觀者麇至。刑部定日開棺驗屍，由州官縶以布城方�弓，備大鍋如�石盎，水缸�具，蒸籠大於鍋，光漆圓桌面一
具。仵作開棺檢骨，鍋儲�石水，燒火蒸之。約二時，開鍋舁出，置桌面上以驗之，骨白如雪。報曰：「無毒，亦無刀繩傷痕，因
病而死，毫無疑義。」案遂定。奏上，前諸官皆革職，葛畢氏無罪開釋。楊乃吾既供稱因有戚誼，時至其家教誦佛經，究屬不知遠

嫌，著革去舉人。葛畢氏出獄之日，觀者如堵。出獄登車，發黑如漆，目若秋水，蓮足纖纖，伸於車前，路人嘖嘖稱羨不置。後氏

終歸楊乃吾。楊失孝廉而得美人，差勝於寶竹坡棄提學而納麻女也。寶嘗有句云：「宗室三多名士草，江山九姓美人麻。」

　　◎三甲

　　予性懶，喜臥書，字可辨，不能工也。猶憶丙戌將應殿試，同年高仲咸在殿角告山東同年，謂予能臥書大卷，可畏也。予曰：

「只求幸得二甲，不願作如夫人。至翰林，讓與諸君，吾不能享清貴福也。」榜發，予列二甲，仲咸果得翰林，後放知府。予由諫

垣亦相繼外放。可見部曹之升轉，亦不遲於翰林。予何以怕得三甲哉？夙聞曾文正為三甲，終身不得意，及位至宰輔，功業恒赫，

尚心不能忘，自撰一聯曰：「代如夫人洗腳；賜同進士出身。」以自嘲笑。於是京師人相戲，謂三甲進士為「如夫人」。予戲吟一

絕云：「誰把如夫人作對，賜同進士目難瞑。名登二甲差堪幸，免向人間備小星。」見者笑之。至三甲進士見此詩，則詈予。予

曰：「無傷也。小妾亦時詈予。」詈者乃止。凡考試不得意之事，即位極人臣，亦不能忘。合肥在翰苑，未得衡文一差。一日在賢

良寺，與幕友聚談，同年楊味蒓自誇其闈作，合肥嗤之曰：「中進士不得翰林，可羞哉！」味蒓曰：「翰林一生不得衡文差，亦可

羞哉！」合肥將以杖叩之，味蒓乃遁。光緒間，科舉將議停止，合肥在京為無事宰相，正開經濟特科，殷望振為總裁。適張文襄入

都，定學堂章程，大總裁一差，被其奪去，合肥鬱鬱者數日。

　　◎非人不暖

　　《內則》曰：「八�非人不暖。」《曲禮》曰：「大夫七�而致仕。」下曰「行役以婦人。」予曰：「老人不能離婦人，非第
為其暖而使令便也。蓋飽食暖衣，精力一線不絕，則不死。既有一線精力，即須婦人，或數月，或半載，尚能春風一度，則志意暢

適，而無鬱積之病。吾即所見者，歷曆數之。仁和王相國，予告歸里，年逾七旬。其妾生一子而亡，急欲納妾，而又不願覓幼女及

婺婦，遲遲久之。聞任少園中丞之門政，有女年逾不惑，尚未擇配。緣門政雄於財，原擬相攸於宮場中人，迄無成議，致其女青春

久誤。有人為相國媒說，其家人商之於女，女慨歎曰：「父母皆歿，吾已老大，身將焉歸？如相國以我為妾，我他無所圖，食稻衣

錦，一生足矣。」遂不索身價，而以小轎于歸。相國得之，精神為之一爽，又享壽�年而後終。又聞毓中丞之父，年八�，致仕居
京，終日扶杖遊歷巷衢。其子孫皆京秩，輕車肥馬。予見其中途忽焉下車，肅然侍立，攜杖來者乃其父也。一日，杖者觀戲園淫

劇，觸動相火，急歸，呼姨奶奶速來。子婦、孫婦輩恐其不豫，促姨奶奶速往，群隨其後以省視之。姨奶奶甫入房門，老人大聲

曰：「關門。」定省者在門外聞之，一笑而散。又見劉菊農太史之父，年近七旬，老妻病故，田介臣太史往弔，留住數日。太史之

父告介臣曰：「予年雖老，無婦人相伴，不可也。此事不便面告兒子，請轉致意。」介臣以告太史。太史曰：「正在尋覓。頃聞馬

灣劉部郎家有一婢，年已及笄，不索身價，只索妝奩費八�千，明日即遣車攜貲以迓之。」及至，納之▉室，一年生一子，如是數
年，比肩之童子盈室矣。又聞王緗綺老人，年將九�，在京供職史館，隨侍皆以周媽。由京回鄂，將拜督軍，周媽亦願瞻仰閫府，
一見大樹風度，乃攜之偕往。至轅投雙名片，督軍訝之。詢之左右，乃知為老人所寵愛之人，即延入相見。周婆亦周旋中禮，其見

督軍時，端立三鞠躬；命之坐，然後坐。予有詩紀其事，末句云：「果然制禮是周媽。」人以為用典切當（語云：一婦悍甚，其夫

曰：「夫倡婦隨，夫尊而婦卑，此古禮也。」婦曰：「何人制禮？」夫曰：「周公。」婦云：「周婆若制禮，必不然矣」）。

　　◎張文田

　　予巡中城時，良鄉縣獲一大盜馬海，攀出儒生張文田。知縣遣役入京捕之，而不攜關文。文田正在天橋買卜，縣役捕之，五城

巡兵不允，以其無關文會城協緝也。予命傳張文田到城。見之，乃儒雅士也，留之吏房。命縣役回縣，帶同馬海來京相認。數日，

縣役同馬到城。予命張文田入於五城看押房叢人中，令馬海一人進屋識認，迄不能認。予訊馬海：「既不相識，何妄攀之？」曰：

「素有嫌隙耳。」乃命縣役帶馬海去，而釋張文田。若無此舉，張文田身家莫保矣。人謂此項辦法視《白綾記》一劇略相似，惟

《白綾記》之李七善罵，而馬海不善罵耳。予曰：「罵亦無益。昔人被罵則怒，今人被罵則甘受之，今昔相去逕庭矣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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